一切如白

曾澍基(3/2/2003)
還未擺脫黑暗的後遺，烈日經常照得我眼睛熾熱。焦點像散光，什麼都披上了一層白幕。有什麼奇怪？反正宇宙的平均色素是淡米黃而近乎奶白。我頭髮右角是奶白，羅馬雕象是奶白，我們的星系也叫“奶白之路”(Milky Way)。

醫院內所有都屬白色。醫生和護士的制服、手術室的天花板、那七個小時的無夢光景、掃描機的隧道、鏡中的面容、蓋體布內外的顏色，通通奶白。

剛出世的嬰兒、慰問卡的封套、藍天中的烈焰繼後、星空彩環的散落、過去的記憶、未來的希冀、送別的素衣、天使的翅膀、幽谷夾道的小花，又是奶白。

白是純潔？白是不祥？白是邪惡？白是虛無？白是坦然？

“一唱雄鷄天下白”，勝利成功若有顏色，當屬如此。光輝燦爛，登峰造極，爐火純青，入世之至境？

陽光與海灘是白，大雪紛飛也是白。

月夜懷想，從種種卡困羈絆釋放，飛向天外；“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” 仍不是白茫茫一片？

歸去？還是不歸去？一切如白的話，有分別嗎？

